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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美影史上，不乏有很多与二战题材有关的代表性电

影，如人们耳熟能详的《辛德勒的名单》、《穿条纹睡衣的男

孩》等。而近两年，新进二战题材电影《波斯语课》也对那一

时期纳粹对犹太人造成的种族灾难进行了影射和刻画。

影片讲述了一个名叫吉尔斯的犹太人，在被纳粹抓到后，

为免于屠杀，谎称自己的波斯人。恰好集中营里一名叫科赫的

上尉需要一个波斯人教授波斯语。为了活命，吉尔斯不得不硬

着头皮编出这门自己根本不会的语言去应付科赫。

相比二战背景本身，影片中吉尔斯和科赫的互动，以及对

人性的考验才是最大的亮点。从科赫身上，深刻反馈的不止是

种族对立，而是一个时代造成的极为复杂，极为矛盾的人格

特征。

1自卑与自负

影片中科赫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喜怒无常、令人捉摸不

透的性格。影片的节奏和基调也几乎是随着他性情的起伏而变

化的。

1.1家庭的影响

科赫来自一个穷苦家庭，母亲在他三岁的时候去世了，父

亲患有残疾，他们靠卖热水为生，家里常常吃不起饭，做梦都

会经常梦到食物。说到这里，科赫长叹一声，露出了苦涩的笑

容，眼眶湿润。

凄苦的童年必然对科赫的人格塑造和后期人生造成了一定

影响，他的喜怒无常，他在“第三帝国”与理想世界中的来回

跳跃，他的不堪被欺骗和自我肯定的纠结性格或多或少都是他

童年经历的影射。

当吉尔斯最初被带到科赫跟前时，科赫不苟言笑，仔细打

量着他，同时又拿着那本波斯语神话考察他是否在说谎。他让

吉尔斯现场说一段波斯语给他听，吉尔斯只得硬着头皮编了一

段，并“解释”了这段话的含义。科赫随即冷笑了，说：“在

这个世界上，我最痛恨的就是骗子。如果你在说谎，你会后悔

的。”但他随即又说，“不过如果真如你所言，那你就是个幸运

儿。”

就如其他影片中纳粹军官一样，科赫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冷

酷无情的，是第三帝国塑造的典型的意识形态附庸。但他的意

志并非“牢不可破”，影片开头便处处体现了他的多疑、自负

又极易暴怒的复杂性格。当一名叫麦克斯的士兵企图告发吉尔

斯，认为他在撒谎时，科赫的第一反应却是质问他：“你觉得

自己比我聪明吗？”随后又怒斥了麦克斯，这事便不了了之。

而在之后的一次军官聚会中，科赫偶然问吉尔斯“树”这个词

波斯语怎么说，吉尔斯随口说出了他瞎编的和面包相同的词

汇，科赫瞬间暴怒，他一口咬定吉尔斯在欺骗他，上去就对他

拳打脚踢，任凭吉尔斯解释他也不听。

童年创伤后应激障碍者，会有意回避唤起创伤回忆的刺激

源，采取回避性应对策略——回避外部事实，无视自己的情

绪，对痛苦进行弱化、否认或隔离。[1] 无论是对他人欺骗的警

觉还是利用威严来肯定自己，科赫的反应某种程度上是对真实

情绪和心理活动的掩饰。一个童年有缺失的成年人，今后的人

生也很难去弥合童年留下的阴影或创伤，一旦身居高位，手握

权利后，这就是他最大的保护色。

1.2 隐晦的情感倾向

影片中还有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细节就是关于科赫的“感

情线”。影片自始至终都没有向观众交代这一点，却处处有

痕迹。

有一天，科赫被上校传唤，问及他学习波斯语课的时候，

科赫说是因为自己的弟弟在德黑兰，而自己战后也想到德黑兰

生活。上校听后却对他产生了怀疑，说他看过科赫的档案，里

面并未有一字提到他有个弟弟。说到这里，科赫略显紧张，迟

疑了一下解释说是因为他一年前才知道弟弟去了德黑兰，1939

年以前他都在希腊。上校又说道：“我们势头起来了，你弟弟

正好搬到希腊，战争开始了，他搬去了德黑兰，不是什么爱国

者呀。而你，现在又和这个穆斯林在一起。”至此，观众可能

会好奇，科赫的这个“弟弟”到底是谁，还是说他为了搪塞上

校编出了这么个人；在随后科赫在厨房指导吉尔斯为军队聚会

备餐时，突然吉尔斯，波斯语“我爱你”怎么说，吉尔斯编出

了答案后，科赫又问对方该如何回答，吉尔斯说如果对方心亦

如此，那就是相同的回答。科赫听后认真记下了这段对话，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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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斯随口问道：“你有喜欢的人吗上尉先生？”科赫腼腆而害羞

地低头笑道：“暂时还没有。不过也许有一天会有。”这里又是

一个暗示科赫感情状态的线索。

第三个暗示细节则是在他和上校的一段对话中，上校说有

人打他的报告，说他私藏一个假冒波斯人的犹太人，并把他当

做自己的情人、男宠。科赫听完后觉得这种说法煞是荒唐，连

连否认。因对一个叫艾莎的女助理字体潦草，无法规整誊抄文

件深感不满，便辞了她。艾莎始终心怀不满，始终想除掉吉尔

斯这个眼中钉，无奈科赫需要吉尔斯，导致她的计划落空，她

因此也对科赫心生不满，在上校面前嚼舌根也未可知。

从全片细节来看，科赫始终是孑然一身，并且她对身边女

助理的态度似乎并不像其他男性那样友善，更难说和谁有暧昧

关系。而他那个德黑兰的“弟弟”也未有清晰交代，显得十分

神秘。

2怀疑与信任

科赫的矛盾情绪很大程度上在于对眼前情况的拿捏不定，

但却不得不强作权威，一方面压制下属的质疑，认定自己的判

断；另一方面又不时威胁吉尔斯如果胆敢欺骗他，一定会让他

付出代价。

2.1试探

影片的前半部分，科赫对吉尔斯的态度都是在矛盾中交织

着的。一天晚上，在吉尔斯交付完科赫给他的单词任务时，他

对吉尔斯说：“你可能发现我是个性格温和的人，但这不意味

着我允许别人把我当猴耍，如果被我查出来你是冒充的，我会

杀了你。”吉尔斯紧盯着他，强作镇定地回答道：“是的，上尉

先生。”随即，科赫又恢复到温和的态度，说：“不用每句话后

面都加‘上尉先生’。”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交代吉尔

斯单词学习的事情，他甚至告诉了吉尔斯自己战后想要去德黑

兰定居生活的打算。

2.2笃定判断

科赫利用自己的职权之便，将吉尔斯留在身边。福柯关于

权力和主体有这么一段描述：“它同君主式粗暴的、针对肉体

的否定权力，在物理上和方向上都截然对立。君主式权力是消

灭性和抹擦性的，而规训式全景敞视权力则有另外目的：它要

产生效用，要让对方变得有用、有效。”[2] 对于科赫而言，把

吉尔斯留在身边，一方面是能为他所用，满足他学波斯语的需

求，另一方面，他自卑与自负的矛盾脾性，也促使他向别人证

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是英明的。这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波斯

人，而自己的波斯语也在日渐进益。

每当上校命令要带走一批囚犯时，科赫一定会向他请示留

下吉尔斯。种种行为表明，科赫的“怀疑”其实常常是在与自

己较劲，他不允许，或害怕自己被别人欺骗，所以稍有疑心，

他便会对吉尔斯拳脚相加，但当别人要将吉尔斯同其他囚犯一

视同仁的时候，科赫又总是要保护吉尔斯。

3冷酷与仁慈

关于战争文学的描述中说到：“战争文学是人类对战争生

活的生动反映，更是对战争生活的认识和评判，深刻表达了战

争文学家对待战争的态度、观念、情感、心理的等等。”[3]

虽然《波斯语课》的主角是吉尔斯，但是正如前面所说，

科赫这个形象的矛盾对立性和多面性让这个人物的演绎不是直

线的，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整部影片的人物关系、甚至是节

奏似乎都在随着科赫的变化而变化。

3.1 选择信任

作为一个军官，科赫本可以以权谋私，甚至像士兵或其他

军官一样滥杀无辜。但他更多时候喜欢独处，他像是被迫完成

自己的本职工作，对战争的走向和“第三帝国”的发展似乎并

不感冒；如前面提到，一天晚上他在厨房指导吉尔斯为军队聚

会备餐时，看似不经意地问吉尔斯波斯语“我爱你”以及要回

复时该怎么讲，彼时的两人就像亲密无间的朋友，聚在一处吐

露心迹。这也是影片中科赫第一次表现出平常人的一面。谈到

爱情会像一个小男孩般面露羞涩，神情和言语都充满温和。

3.2 飘忽不定的仁慈

影片一大亮点就在于科赫并不是一开始就笃定地相信吉尔

斯。他始终在信任和怀疑之间游移，这也给影片的基调增添了

起伏和层次感。

在军队聚会中，他偶然问道“树”用波斯语怎么说，吉尔

斯随口答道：“拉支。”而这个词正是他之前教给科赫“面包”

的说法。科赫瞬间变脸，猛地一巴掌扇过去，一把抓住吉尔斯

的衣领，歇斯底里：“你这个满口胡言的犹太人！我这么信任

你，你为什么要欺骗我？！”说完又把他打到在地，对着他狠狠

地拳打脚踢。发泄完后，他安排吉尔斯到矿场当苦力。果然，

一到矿场，身材矮小的吉尔斯根本经不住那里高强度的工作，

他很快就无法承受，一病不起。昏迷中吉尔斯喃喃自语，口齿

不清地说着别人听不懂的话。一名士兵将科赫带到吉尔斯身

边，问他能不能听出吉尔斯在念什么。科赫冷眼盯着吉尔斯，

说道：“他在说 ‘妈妈，我想回家。’”吉尔斯醒后，医生告

诉他他本以为吉尔斯不行了，甚至想通过静脉注射空气“解

除”他的痛苦，但科赫不同意，甚至期间还亲自带食物来探望

他。连医生都说：“真是个奇怪的人。”（指科赫）

短时间内经历如此极端的情绪和心理变化，让人觉得接近

科赫有种“伴君如伴虎”的感觉。事实上，当他听出吉尔斯喊

的是：“妈妈，我想回家。”时，神情中明显有一丝悲伤，让他

回想起自己凄苦的童年，无法对吉尔斯下狠手，并选择继续相

信吉尔斯是个波斯人。

也许是迫于时代，也许是为逃避童年阴影，避免遭受曾经

的苦难，科赫选择了纳粹这条路，选择做一个冷酷孤傲的人。

这件事后，科赫态度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湾，吉尔斯恢复

后，他态度温和地让吉尔斯考他单词，并拿出自己的一些旧衣

服说自己在营里长胖了，穿不下这些衣服了，让吉尔斯收下。

大多数二战题材的电影核心都是战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伤

害、带来的种族矛盾，这让影片的基调显得十分沉重。而科赫

这个纳粹军官，以一种有些理想化的方式被描绘。对营中公事

的敷衍、对“第三帝国”蓝图的漠不关心、一心只想战后到德

黑兰开饭店，当厨师，似乎于他而言，走纳粹军官这条路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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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误打误撞，或者说入错了行。

4理想与现实

战争时代永远是灰暗的，理想是一个遥远的梦。无论以何

种身份与战争发生纠缠，必然会面临人性的考验。

4.1 语言构建的乌托邦

科赫一门心思想学波斯语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仅仅

是为战后到德黑兰做打算？为什么一定要找个波斯人当面

教学？

海德格尔对语言的解释又这么一段话：“人的本质与语言

的本质相连，我们只能在语言关涉到我们存在之域中，看到语

言的本质。存在归结于语言，在语言中寻觅家园。”[3] 语言与

人不可分割的关系，让人能够在语言中获取心灵的安慰和共

鸣，语言承载的是“存在”的状态，通过理解一门语言，可以

搭建与其背后世界的联系，从而获得精神的慰藉。

不难理解，科赫本身有战后到德黑兰的打算，前期准备工

作是必要的，相比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波斯语信息，让一个波斯

人面对面教授，一是效率更好，二是有更生动的语境，可以实

时交流；影片中，当科赫问起吉尔斯诸如“树”、“爱”、“和

平”之类词汇的时候，他的神情总是真挚而充满感情。在烦闷

枯燥的集中营生活中，除了每天例行公事，科赫思索更多地大

概就是他理想的战后生活。对于科赫而言，一天中最有盼头，

最能把身心从日常琐事中抽离出来的时刻大概就是夜晚学习波

斯语的时刻。

一天寒冬清晨，被关押在集中营的犹太人被迫一起铲雪，

吉尔斯因为被科赫安排在厨房工作而免于当苦力。不一会儿，

科赫把他叫到办公室，仿佛遇到什么喜事一般，他激动地让吉

尔斯坐下，说自己用波斯语写了一首诗，让吉尔斯听听。此

时，窗外是工头用鞭子狠狠抽骂的声音，夹杂着犹太人的哭喊

声，而室内，科赫站在窗边，用一门不存在语言，不太流利地

朗诵着他的“和平之诗”——“风卷云往东，安置渴求和平的

灵魂，在那里我会快乐，云飘去的地方。”很讽刺，窗外是因

战争引起的家国、民族对立，撕心裂肺的呼喊声此起彼伏，而

窗内却是一个纳粹军官在表达自己对和平的渴望。窗外是现

实，窗内是理想，科赫仿佛在用这种方式为自己搭建一个语言

乌托邦。只是当语言处于美学沉思的中心，或者被用作解决美

学或审美根本问题的理想手段时，“语言乌托邦”才出现

了。[4] 对战后理想生活的向往，对和平的渴望都说明至少科赫

心中还有一片没被战争玷污的净土，他千方百计将吉尔斯留在

身边，选择相信他是个真的波斯人，又何尝不是在寻找心灵庇

护所，让自己精神上能有远离现实的机会。

4.2 矛盾的赎罪

虽然吉尔斯不得不耐着性子“教”科赫“波斯语”，但他

这么做的目的很明了——为了保命。并非是真正心甘情愿和科

赫相处，也并非真正觉得科赫是个仁慈的正人君子。影片中吉

尔斯多次说科赫是“刽子手”，就算没有亲自处决犹太人，但

他也是把手底下士兵“养肥”的罪魁祸首。但每当谈到这个话

题，科赫并没有反驳，也没跟吉尔斯计较，更多时候，他只是

沉默，神情冷血，却又充满无奈。

当科赫第一次叫吉尔斯帮他抄录名单时，吉尔斯一边抄写

一边胶着地想着如何编出科赫给他的50个单词时，他灵机一

动，突然想着以这些犹太人的名字为基础，进行改写构成单

词，通过这种方式，他成功骗过了科赫；相对应的另一个场景

是，有一天集中营要集中转运一批犹太人，为了不让吉尔斯被

带走，科赫命人带他道农场工作，于是他继续让艾莎帮他登记

名单。但当他看到艾莎潦草的字迹和缓慢的效率时，又气不打

一处来，“啪”地一声合上笔记本。科赫对于名单登记这件事

并非毫无要求，他之前让吉尔斯抄写时，会让他用尺子进行分

行规范，要字迹工整，而现在这些名单就白纸黑字的摆在他面

前，上面压着尺子，但凡他有耐心多看一眼这些名字，就有可

能看出端倪，从而发现自己受了欺骗，他要求登记工整，然而

他对上面的名字连看都不愿多看一眼。

如果说，留下吉尔斯，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自己学波斯语，

另一方面，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对自我罪行的赎罪？但因为他生

性中有懦弱和事不关己的一面，他的赎罪更多表现出是一种自

我安慰，他无心也无法真正为营里的“囚犯”做些什么，他不

敢公然和“第三帝国”、和他的上司对抗，也不敢提出建议

“不要枉杀犹太人”，他所做的只是在自己有限的能力范围内，

通过留下吉尔斯，显示自己的仁慈。

5结语

不同于《辛德勒的名单》，《波斯语课》没有选择全片直接

纳粹对犹太人的压迫这一核心主题进行铺陈，而是围绕代表种

族矛盾和对立的两个个体——影片主角吉尔斯和纳粹军官科赫

两个人物的互动展开。相比宏观角度的叙事结构，《波斯语课》

从个体入手，在描述两个人互动的同时，赋予他们鲜明而饱满

的性格色彩，在二战这一大时代背景的烘托下，让影片的叙事

结构呈现出以小见大、充分让细节起到画龙点睛效果的特点。

这种叙事手法能让观众对影片的主题有更加深刻地认识，除了

对战争残酷的反思，对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痛斥，更能从旁观者

的视角对影片中吉尔斯和科赫上尉的互动中，体会战争时代促

成的畸形矛盾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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